
·

读史札记
·

宋庆龄《广州脱险 》一文史事考

— 兼谈宋庆龄对姚观顺的记述

林家有

宋庆龄 7 0年前写 的《广 州脱险 》一文
,

真实地记述了 1 9 2 2 年

6 月 1 6 日
,

陈炯 明在广 州发动军事叛变时
,

叛军的残忍和革命卫

士队为保卫总统府
、

护卫孙中山和宋庆龄英勇作战
,

冒死抗敌的高

贵精神
,

也生动地记述 了孙 中山和宋庆龄在叛军的枪林弹雨中脱

险的过程和许多亲历亲为的史事
。

这是一篇珍贵的史料和宝贵的

革命历史记录
,

正如宋庆龄 自己所称是她
“

将来 自传中最动人之一

章
”

.

,

至今读来仍脍炙人 口
,

感人至深
。

《广州脱险 》一文 1 9 2 2 年在报刊发表时
,

曾用过
“

粤变纪实
”
题

目
,

1 9 2 3 年 8 月
,

宋庆龄亲笔题名为《广州蒙难记 》
。

原 系英文稿
,

最早的译文发表于 1 9 2 2 年 6 月 28 一 29 日上海 《民国 日报 》
。

该报

发表此文时前有 国闻通讯社按语
: “
孙总统夫人于 日前抵沪之后

,

本社代表前往访问
,

夫人因撰一文
,

述粤变实情
,

嘱为发表
。 ”
美国

埃米莉
·

哈恩在 《宋氏家族 》一书中摘译了本文的大部分
。

由于以

上两个译文不够准确
,

便给研究者带来许多误解和麻烦
。

现在我们

通常所 见的译文
,

是林 语堂从宋庆龄处征得的旧 稿重译文
,

编在

1 9 3 8 年华光出版社出版的《宋庆龄 自传及其言论 》一书中
。

《广州

脱险 》一文
,

最初发表在上海 《民国日报 》
.

距离陈炯明叛变只有 12

天
,

文中记载的史事应该是大体可靠的
,

是研 究陈炯明叛变和孙中

山
、

宋庆龄在广州遇难脱险不可多得的珍贵史料
。

然而
,

由于作者

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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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一些 史事来不及核实
,

一些事实记述不够清楚
,

加上一些当事人

回忆所叙述的情况又不尽一致
,

这样就给研究者引证这些史料时

出现记事不一的情况
。

在这里
,

我不准备就《广州脱险 》一文记述的

所有事实都加以考证
,

只是就其中的两件事进行考实
,

谈点看法
。

其一
,

是关于对姚观顺和两位卫士的记述
,

有错
。

宋庆龄在《广州脱险 》一文中忆述她离开观音山总统府的情形

时说
: “
是队长劝我下山

”

的
。

又说
:

为惟一安全之计
, “

其余卫兵
,

也

劝我逃出
,

而且答应要留在后方防止敌人追击… …听说这五十名

卫兵竟无一人幸 免于难
。 ”
在

“

听说
”
之前有删 略号

,

译文删译的内

容
,

我无法查到英文核对
。

但
“

劝她下山的队长
”
是谁 ? 宋庆龄没有

说
。

接着宋庆龄又说
: “
同我走的有二位卫兵和姚观顺副官长 (中山

先生的侍卫 )
。 ”
根据各种材料

, “
队长

”

应是
“
总理卫士队

”
队长姚观

顺
。

宋文说姚观顺是副官长
,

明显记错
。

两位卫兵
,

实则是两位副

官马湘和黄惠龙
。

有的记述宋庆龄生平的专著把姚观顺说是副官

长
,

把马湘
、

黄惠龙说是卫士
,

明显是从《广州脱险》一文移植过来
。

姚观顺
,

美国埃米莉
·

哈恩所著 《宋氏家族 》一书称为
“
孙博士

的外 国随员鲍上校 ( G g or ge oB w )
” 。

为什么说姚观顺是
“

外国随

员 ?" 为什么又称姚观顺为
“

鲍上校
”

? 原因是这样的
:

姚观顺
,

祖籍

广东香山县 (今中山市 )四区小隐村人 ( 即今广东省中 山市张家边

区小隐乡人 )
。

其祖父姚开伟
,

因家贫无地无法生活
,

在 1 8 4 5 年便

离家出洋到美洲卖苦力为生
。

其父姚保 (字启瑞 )在美国长大
,

英文

名 Y a o B o w
。

按美国习惯名排列在前
,

姓排列在后
,

因此姚保在美

国便姓 B o w
。

G eo gr e B o w 家族
,

是 当时当地六个著名华工家族之

一
。

姚观顺英文名 G eo gr e B o w
,

1 8 8 7 年出生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

G r a , 5 v a ll e y
。

由于姚观顺出生在美国
,

长大在美国
,

所以埃米莉
·

哈恩说姚观顺是美藉华人
。

由于姚观顺钦佩孙中山推翻清朝
,

建立

民 主 共 和 国 体救 国 救 民 的 伟 大 事 业
,

1 9 1 2 年于 美 国 州 立

N o r t h r i d g e M i l i t a r y A C a d e加 ; 陆军土木工程系毕业后便回国
,

追

随孙中山从事革命
。

191 7 年 9 月 l 日
,

国会非常会议第四次会议

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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选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军政府大元 帅
,

组建军政府后
,

孙中山便任

命姚观顺为大元帅府参军兼卫队大队长
,

把保卫大元帅府和大元

帅人身安全的重任托付姚观顺
。

1 9 2 1 年 5 月 5 日
,

孙中山就任非

常大总统后
,

又任命姚观顺为北伐军大本营参军兼卫士队长
。

姚率

卫士队随孙中山出师北伐到桂林
、

韶关
,

又随孙中山返回广 州
,

参

加各项防卫工作
。

1 9 2 4 年元旦
,

孙中山奖 励广州观音山之役中保

卫粤秀楼有功的拒敌卫士
,

发给每人金质奖章一枚
,

奖状一张
。

队

长姚观顺名列讨贼奖章名册之首
。

孙中山并授予姚观顺少将军衔
,

外国报纸登载的 G en er a B o w ( 鲍将 军 )即指姚观顺
,

因为在 1 9 2 4

年以前
,

姚观顺的军衔是上校
,

所以外国英文报刊也有译为
“

鲍上

校
” ,

因为他是美藉华人
,

所以也称
“

外国随员
” 。

陈炯明叛变进攻广州观音山总统府时
,

姚观顺是卫士队队长

(马湘说姚是卫士队大队长 )不是副官
,

从事后姚观顺呈请大元帅

孙中山大元帅论功行赏
,

颁发讨贼奖章的报告中可得到确证
。

该报

告没有签署 日期
,

但报告的落款则写明
: “

前任参军兼卫士队队长

姚观顺
” .

并加盖私章
,

这是姚观顺 自己写的当然无疑
。

1 9 3 0 年 6

月 1 6 日
.

广州政府在被 战火 焚毁 的粤秀楼原址建立纪念碑—
《孙先生读书治事处 》

.

碑阴刻 《抗逆卫士题名碑记 》
,

将卫士的名字

列上
,

首名者也是卫士队队长姚观顺
。

可见
,

《广州脱险 》一文记姚

观顺为副官长
,

实误
.

还有一个与姚观顺有关的问题
,

是关于姚观顺在保卫粤秀楼

期间的表现问题
。

关于姚观顺在保卫粤秀楼期间的表现
,

马湘在他的《跟随孙中

山先生十余年的回忆 》一文中有具体的叙述
。

他说
:

6 月 15 日夜 n

时
,

孙先生从陈策
、

魏邦平电话报告中得知陈炯明谋叛情况十分危

急
。

其实孙中山不仅从陈策
、

魏邦平 电话中得知陈炯明谋叛情况
,

还从其他渠道得知陈炯明谋叛的内情
,

但他坚持不肯离开总统府
。

孙中山命令马湘
. “
率领卫士小心守卫越秀楼

” 。

随后` 马湘找到卫

士队长姚观顺
, “
把先生的命令转告他

,

并和他商议守卫计划
,

随即
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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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令 各班长率领全部士兵严密戒备
” 。

姚观顺
、

黄惠龙 (第一队长 )

和马湘 (第二队长 )奉孙先生之命
,

坚守粤秀楼
。

马湘说
: “

大约在十

六 日上午二时
.

叛军 向我们进攻
,

并从镇武楼上 用机枪 向我们扫

射
。

姚大队长指挥作战
,

我则负责护卫夫人
。

… …敌人用 电筒照着

我们射击
,

我们则对准 电光还击
,

敌人一连冲锋三十多次
,

都被我

们击退
,

死伤惨重
。 ”
马湘这个忆述

,

除了一连打退敌人三十多次冲

锋的记述不大可靠外
,

说明姚观顺的确在英勇地指挥作战
、 “
冒死

抗贼
” 。

可是马湘下面的忆述则给人们留下许多疑团
。

他说
: “

将近

天亮时
,

姚观顺腿部一连被击中两弹
,

不能指挥作战
,

我就请准 了

夫人
,

由我继续指挥
。

姚观顺负伤 后
,

斗志动摇
,

竟命亲信士兵把

白被布拿来
,

以备竖白旗之用
。

我发觉了
,

就问他取白被布何用
。

姚

答
:

现在敌人过千
,

而且不断增援
,

我们子弹 已将用尽
,

又无外援
,

眼见就要打败
,

不投降便没有办法
,

白被布是准备竖 白旗的
。

我立

即将姚的话报告夫人
,

并请夫人授权给我
,

无论何人投降
,

都予以

枪决
。

这样
,

姚观顺就不敢动 了
。 ”

(( 辛亥革命回忆录 》 (一 )
,

第 5 80

页 )黄惠龙在他的《中山先生亲征录 》中谈到
“

粤秀楼之血战
”

时
,

通

篇均是与马湘如何分任指挥
,

保卫孙夫人至总统府
,

但对姚观顺不

置一词
。

马湘对姚观顺的品评跟宋庆龄在《广州脱险 》一文中对姚观顺

的记述是不一样的
。

从事后孙中山及宋庆龄对姚观顺的态度看
,

马

湘对姚观顺受伤后的表现的叙述是不可信的
。

马湘说
,

姚观顺受伤

后情绪极度低落
,

准备竖白旗投降叛军
。

要弄清楚马湘所言是否真

实
,

关键人物是姚观顺命令去取白被布准备做投降白旗的
“

亲信
”

士兵
。

这个
“
亲信

”
士兵是谁 ? 可惜马湘没有说

。

又如
,

既然姚观顺

已经命令
“
亲信

”

士兵去取来白被布准备做 白旗投降叛军
,

这不是

什么秘密
。

既然不是秘密也不可能 只是马湘一个人知晓
,

别人都不

知道
。

可是我们遍查当事人的各种忆述
,

除了马湘之外
,

就连侍卫

副官黄惠龙都 从未言及姚观顺受伤后有准备竖白旗投降叛军的事

存在
。

据宋庆龄在 《广州脱险 》一文中所说
,

当时同她一起离开粤秀

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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楼到总统府
.

除
“

二位卫兵气按
,

是两位副官
,

即马湘和黄惠龙 )外
,

还有姚观顺
“

副官长 "( 按
,

是卫士队长
,

不是副官长 )共 3 人护卫
,

如果姚观顺受伤后发生动摇
,

产生投敌意向
,

绝对不可能只有马湘

一个人知道
,

黄惠龙
、

宋庆龄都不知道
。

而且据马湘说
,

他已经将姚

观顺准备竖白旗投降叛军的情况报告给宋庆龄
,

还说一旦出现卫

士投降叛军
,

他已请示宋庆龄授权给他枪决投降叛军的卫士
。

如若

真的如马湘所言
.

宋庆龄对姚观顺的
“

动摇
”
应该是很清楚 的

。

然

而
,

从宋庆龄在 《广州脱险 》一文中对于姚观顺 的记述则并无对姚

的表现有何异言
,

反而在文中对姚观顺受伤的情景作 了详细的记

载
,

字里行间充满了深切的同情和关怀
.

她写道
: “

姚副官长忽然高

叫一声倒地
,

血流如注
。

一看
,

有一粒子弹穿过他的两腿
,

而伤中一

条大血管
。

两位卫兵把他抬起走
,

经过似乎几个钟头
,

我们才走完

这过道
,

而入总统府的后院
。 ” 又说

: “

我们把姚副官长抬进一屋
,

而

把他的伤痕随便绑起来
,

我不敢看他剧痛之苦
” ,

但是他反安慰我

说
: “
将来总有我们胜利的一天

。 ”
姚观顺对革命事业充满胜利的希

望
,

在极其痛苦的情况下
,

还安慰孙夫人坚持斗争
。

而且宋庆龄逃

离总统府时头戴着姚观顺的草帽
,

身上披着孙 中山的雨衣
, “

由那

混乱的人群里得脱险而出
。 ”
可见姚观顺从粤秀楼到总统府一直被

两位卫兵抬起走
,

经过几个钟头才进入了总统府后院
,

在他进入总

统府后院之前
,

他一直同其他卫士一起
,

如果他真的命令亲信士兵

去取白被布来做什么投降叛军的旗子就不会只有 马湘一个人 知

道
。

总之
,

从当时的斗争和宋庆龄对姚观顺记述的情况看
,

马湘对

姚观顺受伤后的忆述是不可信的
,

它不仅与宋庆龄的记述相违
,

反

而大有贬低别人
。

抬高自己的嫌疑
。

姚观顺在观音山之役中的表现
,

正如孙中山在 19 2 4 年元旦颁

发观音山之役卫士奖牌训 词中所概述
: “
民国成立 以来

,

我理想上

的革命军只有这次观音山的卫士足以当之
。

这种奋斗的精神实在

不可磨灭
。 ”
姚观顺被孙中山列为观音山之役有功将士的首位给予

嘉奖
。

1 9 3 0 年 6 月 16 日
,

林直勉为广州中山纪念堂建筑管理委员
·

2 7 4
.



会建卫士纪念碑所写的碑记引用孙中山的话也写道
:“

自民国成立

后
,

革命之师
,

虽日益增
,

而其精神
,

则反不如前
。

惟陈逆叛时
,

戍守

粤秀山之卫士姚观顺等
.

与叛兵血战两昼夜
,

坚持无馁
,

诚为近所

罕 见
。 ”

( 《孙大总统广州蒙难十一周年纪念专刊 》第 62 页 )据姚观

顺的次女姚曼裳提供的材料得知
,

事后宋庆龄对姚观顺一直很是

关心
,

如 1 9 2 5 年姚观顺在故乡广东香山县小隐村建屋给其父姚保

居住
,

宋庆龄以个人名义送一匾
,

上书翠绿色
“
隐庐

”
二字挂于新屋

门媚
。

19 5 6 年宋庆龄到翠享村参观
“
中山故居

”

还从石岐打电话到

张家边区小隐乡政府找寻姚观顺
,

足 见孙中山与宋庆龄对姚观顺

的关切和尊重
。

如果姚观顺有过动摇变节意向或行动
,

孙中山和宋

庆龄是不会那样以情相待的
。

其二
,

是关于记述卫护粤秀楼的卫兵和伤亡人数
,

有误
。

守卫观音山总统府的卫兵有多少 ? 伤亡多少 ? 各人忆述不一
。

宋庆龄在《广州脱险 》一文中
,

说陈炯明的叛军炮轰总统府时
.

孙中山将她从酣梦中喊醒
,

并
“

催速起整装同他逃出
” ,

但宋
“

求他

先走
,

因为同行反使他不 便
” ,

经
“

再三婉求
,

他始允行
” ,

但是孙先

生则
“

先令五十名卫 队全数留守府中
,

然后只身逃出
。 ”
工9 2 2 年 6

月 2 2 日上海《民国 日报 》在题为《总统在粤出险之情形 》中载
: “
总

统之卫队八十人
,

但八十人 中竟无一人出险
,

尽死于枪林弹雨之

下
,

极为可惜
。

"6 月 29 日蒋介石在他的《孙大 总统广州蒙难记 》

中
,

也写道
: “

府中卫士仅五十余人
。

在观音山粤秀楼附近防御
。 ”
马

湘在《跟随孙中山先生十余年的回忆 》 (《辛亥革命回忆录 》 (一 )
,

文

史资料出版社 19 81 年 8 月版
,

第 5 59 一 6 70 页 ) 中
,

只谈当时卫士

队有武器
“
一百发手提机关枪三十支

” .

其余就是
“
驳壳手枪

、

五响

步枪
” ,

但没有说卫士有多少人
。

黄惠龙在《中山先生亲征录 》 (《孙

中山生平 事业追忆录 》
,

人民出版社 1 9 8 6 年 6 月版
,

第 6 17一 6 3 5

页 )中
,

说守卫粤秀楼的卫士
, “
只有五十人

” 。

这个说法同宋庆龄在

《广州脱险 》一文中所言相合
。

孙中山在颁发观音山之役卫士奖牌

训词中
,

也明确指出
:

保卫观音山的卫士有 5 0 多人
。

但这个数字显

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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然是不准确的
。

宋庆龄和孙中山所说的都是估量数
。

具体人数
,

据

姚观顺呈报的名单共计卫士是 62 名
。

具体名字如下
:

队 长
:

姚观顺

侍卫副官
:

黄惠龙
、

马湘
、

陈煊

侦 缉 员
:

陈龙

卫
’

士
:

冯俊
、

黄森
、

何良
、

陈海廷
、

李东兴
、

郑耀
、

容卓廷
、

邹

海
、

冯朝
、

曾明
、

黄仲
、

梁有贤
、

陈桂标
、

刘少溪
、

冯

建廷
、

刘礼泉
、

蔡铁侠
、

陈成
、

曾国辉
、

梁全胜
、

区锦

由
、

黄作卿
、

邓国兴
、

曾维垣
、

周文胜
、

谭卫全
、

冯振

彪
、

陈胜
、

黄成
、

何福廷
、

谭森
、

丘堪
、

蒋福卿
、

张停
、

陆福卿
、

冯汉 明
、

丘炳权
、

梁表云
、

王桂 昭
、

邓胜钦
、

张禧
、

王玉
、

陈标
、

杨带
、

王基
、

杨勋
、

李球
、

蒋 安廷
、

蒋桂林
、

冯桂林
、

彭启
、

蒋庆禧
、

邝景云
、

江德
、

陈松
、

韦汉雄
、

黄世祥
。

姚观顺在请求孙大 元帅颁发讨贼奖章开列的名册中
,

还说明

以上 62 名卫士在
“

粤秀楼拒敌
” 。

由卫士队长姚观顺呈送给孙中山的名单是经过核实的准确无

误的
。

林直勉在其撰写的《抗逆卫士题名碑记 》中云
: “
民国十一年

六月十六 日
,

逆贼陈炯明叛于广州
,

为曹馄
、

昊佩孚诸贼应
,

遣其将

叶举
,

率兵犯公府
,

谋轼元首
,

冀逞其篡夺之私
,

时公府卫士仅六十

余人
.

枪械不满三十
,

死守粤秀山
,

奋勇抗敌
,

逆兵多至四 千余
,

而

卒莫之能夺
,

呜呼 ! 陈逆当时仍于政府任陆军总长要职
,

乃称兵拢

乱
,

自取罪决
,

以视六十余卫士各尽网职
,

为国奋斗
,

其为贤不肖
,

相去何如也
。 ”

该碑 阴镌刻卫士队 62 人名单
。

但《孙大总统广州蒙

难十一周年纪念专刊 》开列抗逆卫士姓名者则仅有 50 名
.

加上卫

士队长姚观顺
,

共 51 名
,

缺 区锦由
、

黄作卿
、

邓国兴
、

曾维垣
、

周文

雄
、

谭卫全
、

冯振标
、

陈胜
、

黄成
、

何福廷
、

梁全胜等 n 名
。

此外
,

还

有 4 个写错名字
,

即陈成
,

写成陈威
;
李东兴

,

写成李东英
;
江德

,

写

成汪德
; 黄惠龙

,

写成黄龙惠
。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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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什么《孙大总统广州蒙难十一周年纪念专刊 》开列的抗逆卫

士姓 名少 n人 ?时至今 日我还不清楚其中的原由
,

无非是下述几

种情况
:

其一
,

是匆促印制
.

校编者粗心疏忽
;其二

,

是这 11 名卫士

后来的政治态度发生转变
;
其三

,

是这 n 名卫士在观音山战役中

表现平平
;
其四

,

是因为宋庆龄在 《广州脱险 》文中说
:

孙中山
“

先令

五十名卫队全数留守府中
,

然后只身逃 出
” ,

是不是林直勉在《孙大

总统广 州蒙难十一周年纪念专刊 》中开列的 50 名卫队姓名者 ( 队

长姚观顺除外 )即是孙中山命令守留总统府的 50 名卫士 ? 上述 四

种情况
,

属第四种的可能性较大
,

至于写错名字则纯属粗疏
。

此外
,

还有一个问题即在保卫粤秀楼战斗中伤亡的卫士人数
。

宋庆龄在 《广州脱险 》一文中
,

说 16 日黎明
, “
卫队伤亡已有三分之

一
,

但是其余的人
,

仍英勇作战
,

毫不畏缩
。 ”

50 名卫士中 l 3/ 人伤

亡
,

当在 16 一 17 名
。

宋庆龄说
:

这是她
“

听说
”

来的消息
,

但听谁说

她没有明说
.

但既然是
“
听说

” ,

当然不足为据
。

黄惠龙在他的《中山

先生亲征录 》中
.

也说
“
五十人大半带伤

” 。

又说
: “

余知此时枪子将

绝
,

再无守法
,

若不请夫人离去
,

何以对总理 ? 乃以实状报告
,

夫人

乃许离去粤秀
。 ”

黄惠龙的所谓
“

实情
” ,

其实是夸大了卫士的伤亡

情况
,

目的正如他说是让宋庆龄答应撤离粤秀楼
。

由此可见
,

宋庆

龄在 《广州脱险 》文中说
: “

听说
” ,

守卫粤 秀楼的五十名卫士
“

竟无

一人幸 免于难
”

(或说
: “

卫队伤亡 已有三分之一
”

)
,

都是从黄惠龙

等人夸大伤亡人数口述中听来
.

毫无事实根据
。

孙中山于 1 9 2 2 年

8 月 9 日离穗经香港赴上海
,

在 9 月 18 日发表《致海外 同志书 》

中
,

详述 陈炯明叛变经过
,

内称陈
“
以大炮毁粤秀楼

,

卫士 死伤枕

藉
.

总统府遂成灰烬
” 。

因为孙中山离穗之前一直忙于指挥平叛
,

许

多消息和情况都不了解
,

更没有可能去核实各种事实
,

其实当时也

无法 核实
,

所以所谓
“
卫士死伤枕藉

” ,

只是凭印象去说明陈炯明叛

军的残暴
.

以此来激起海内外同人对陈炯明叛国的共愤
。

关于保卫粤秀楼卫士伤亡情况
,

马湘说
:

从 15 日晚战至 16 日

天明
. `
我们只有四个人受伤

” ,

这个 说法 比较接近实际
。

邓泽如在
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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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中国国民党二十年史迹 》书中称
,

保卫粤秀楼的卫士仅伤 5 名
,

无

人阵亡
。

据姚观顺呈请孙中山颁发保卫粤秀楼阵伤奖章名册可知
,

从保卫粤秀楼到护卫宋庆龄离开总统府受伤的卫兵只有刘礼泉
、

陈海廷
、

冯潮
、

李东兴
、

王桂昭等 5 名
,

加上受伤的队长姚观顺
,

共

受伤卫队官兵 6 人
,

无一人阵亡
。

这是经过核实的情况
。

宋庆龄记述她在陈炯明叛变期间脱险经过的 《广州脱险 》一

文
,

是在事件发生后十余天撰写的
。

但因为有些情况是她亲自经历

和 目睹的
,

有些是她听别人报告的
,

有些人和事她不熟悉
,

有的情

况她不了解
,

因此有的记事
、

有的记述与真实事实有出入
,

有的记

述不甚清楚都是难免的
,

因此我们在引用该文时应该注意
。

但我们

也不能因此就否定《广州脱险 》一文的史料价值
。

(贵任编辑
:

梁尚贤 )

(作者林家有
,

1 9 3 7 年生
,

广州中山大学孙中山研究所教授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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